
今天一個早上，天都陰着，灰
蒙蒙的，不看鐘也辨不出是早上是
中午是黃昏。

不見太陽，只有淡淡的黑雲，
像塊陳舊污穢的大地毯覆蓋在萬物
頭上，舊地毯偶爾有條裂縫，透出
些微灰色的光。那種光線帶着詭異
，令周遭有點幽暗，卻又敞亮。樹
還是綠的，草還是青的，花還是紅
的，但都失掉了層次感，像一幅拙
劣的平板的畫。

連風都顯得詭異，窗前那盆水
竹的葉條被吹得不斷哆嗦，可是遠
處路樹的枝葉卻紋風不動。

路上車流明明跟往時一樣擁擠
，卻少了喧囂，多了點靜默。行人
仍在趕路，但沒有了往日那種輕快
，而是匆忙得遲滯。

也許缺少了陽光，大家的心情
都不禁有些兒抑鬱。可是我卻愛陰
天。

陽光雖好，但過於坦蕩，而且
它只會由東向西移，卻始終是那陽
光。陰天卻好像充滿了等待着發生
的故事，你知道天可能隨時會變，
令你害怕着，又期待着……

然後，山中突然飄起一縷縷的
霧，一縷縷的霧漸聚成一片片，山
脊線亦逐漸模糊了，最後，濃霧順
山坡瀉下來，像撒開的一張網，網
走了山，網走了山上的高樓……
忽然，窗玻璃發出
噼噼啪啪的清脆的
聲音，豆大的雨開
始蕩滌着塵世……

聘
請
剛
大
學

畢
業
的
新
同
事
，

應
徵
者
若
各
方
面

條
件
皆
相
似
而
難

以
抉
擇
，
最
終
要

參
考
學
業
成
績
時

，
應
參
考
哪
階
段

的
學
業
成
績
？

大
學
的
成
績
表
最
不
可
靠
，
科

科
甲
等
的
同
學
，
不
是
頂
尖
聰
明
人

、
就
是
書
呆
子
。
聰
明
人
出
路
眾
多

，
又
常
好
高
騖
遠
，
動
不
動
出
國
留

學
，
不
會
待
得
長
；
書
呆
子
不
懂
人

情
世
故
，
對
着
他
們
，
比
死
更
難
受

。
再
者
，
大
學
之
間
差
別
太
大
，
學

生
水
平
相
差
甚
遠
，
學
業
成
績
根
本

不
能
比
較
，
若
要
參
考
大
學
成
績
，
不
如
看
看
他
們
是

哪
間
大
學
就
算
了
。

參
考
高
考
成
績
又
如
何
？
眾
所
周
知
，
香
港
的
高

考
課
程
，
基
本
上
完
全
脫
離
現
實
，
課
程
深
奧
，
有
如

大
學
一
二
年
級
。
若
日
後
投
身
的
專
業
與
高
中
所
讀
的

無
關
，
是
徹
底
的
浪
費
青
春
，
嚴
重
扼
殺
年
輕
人
的
觀

察
力
與
創
造
力
。
高
考
成
績
越
好
，
代
表
浪
費
了
的
青

春
歲
月
越
多
，
正
常
的
智
力
也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損
害
，

故
不
宜
用
作
參
考
。

總
括
多
年
經
驗
，
對
照
年
輕
人
的
工
作
表
現
與
學

業
成
績
，
最
具
參
考
價
值
的
是
中
五
會
考
成
績
。
那
些

中
英
文
尚
佳
的
，
代
表
着
有
一
定
的
溝
通
與
閱
讀
能
力

，
也
代
表
着
他
們
有
增
長
知
識
、
與
時
並
進
的
發
展
空

間
。
需
知
道
現
時
太
多
年
輕
人
，
甚
至
﹁大
學
生
﹂
，

都
屬
於
恐
懼
文
字
，
不
讀
書
、
不
讀
報
，
只
看
漫
畫
的

﹁半
文
盲
﹂
一
族
。
若
會
考
數
學
有
好
成
績
，
更
代
表

學
生
具
正
常
的
邏
輯
推
理
能
力
。
能
操
流
利
中
英
語
、

具
正
常
思
維
能
力
的
大
學
生
，
已
算
是
職
場
極
品
了
。

報
紙
上
或
宣
傳
單
張
上
推
銷
某
種
服
務
，
大

字
標
出
的
價
目
十
分
吸
引
，
最
常
見
的
是
電
話
和

機
票
。如

果
廣
告
出
現
在
電
台
、
電
視
，
在
廣
告
的

最
後
會
聽
到
一
句
：
﹁有
若
干
條
件
限
制
。
﹂
如

何
限
制
就
要
自
己
致
電
查
詢
。

報
紙
或
宣
傳
單
張
上
的
廣
告
，
你
會
發
現
在

那
吸
引
人
的
價
目
之
後
，
有
一
個
小
小
的
﹁起
﹂

字
，
這
個
﹁起
﹂
字
有
大
學
問
，
在
你
查
詢
之
後

，
可
能
是
雙
倍
的
價
錢
。

有
時
在
列
出
的
優
惠
條
件
之
後
，
加
上
一
個

小
小
＊
號
，
也
就
是
附
註
的
﹁條
件
限
制
﹂
了
。

到
你
想
看
看
這
些
附
註
條
件
時
，
你
得
先
找

一
副
高
倍
數
的
放
大
鏡
來
。
因
為
那
些
字
實
在
太

小
了
，
還
要
印
在
有
顏
色
的
背
景
上
，
結
果
是
用

放
大
鏡
也
看
不
清
楚
。

意
圖
很
明
顯
，
登
廣
告
的
人
不
想
你
看
清
楚

。
因
為
看
清
楚
之
後
你
會
覺
得
有
問
題
，
不
上
算

。
譬
如
電
話
優
惠
價
只
限
頭
三
個
月
，
過
了
三
個

月
就
可
能
加
價
。
那
不
是
自
找
麻
煩
嗎
？

其
實
我
無
須
看
清
楚
那

些
小
字
，
字
越
小
越
說
明
這

公
司
不
誠
實
，
意
圖
瞞
騙
。

意
圖
瞞
騙
結
果
欲
蓋
彌

彰
，
你
以
為
顧
客
都
是
傻
瓜

麼
？ ﹁若

干
條
件
限
制
﹂

阿

濃

讀
完
香
港

三
聯
出
版
有
關

香
港
家
族
的
新

書
，
鄭
宏
泰
著

的
《
香
港
將
軍

—
何
世
禮
》

，
深
感
歷
史
在

這
裡
開
了
個
玩
笑
。

作
為
香
港
開
埠
初
期
重
要
的

中
西
混
血
兒
家
族
，
何
東
活
躍
在

中
西
文
化
夾
縫
之
中
，
以
跨
越
兩

個
族
裔
的
身
份
背
景
當
上
買
辦
，

因
緣
際
會
，
也
因
為
長
袖
善
舞
，

成
為
城
中
首
富
。
何
世
禮
是
他
的

兒
子
，
拒
絕
繼
承
父
業
留
港
營
商
，
反
而
赴
英
國

、
法
國
和
美
國
軍
校
進
修
，
後
來
回
中
國
投
軍
。

因
人
際
脈
絡
不
足
，
樣
貌
具
歐
洲
人
特
徵
不
受
重

用
。
要
等
到
第
二
次
大
戰
時
，
美
國
與
日
本
開
戰

協
助
中
國
抗
日
，
派
出
軍
事
顧
問
和
聯
絡
員
來
華

，
何
世
禮
才
憑
藉
留
美
進
軍
校
深
造
，
與
美
方
軍

官
熟
識
，
也
因
英
語
流
利
，
能
與
美
方
官
員
來
往

對
話
之
利
，
受
到
國
民
黨
政
府
重
用
。
後
來
蔣
介

石
撤
退
台
灣
，
朝
鮮
戰
爭
爆
發
，
何
世
禮
繼
續
發

揮
作
用
，
為
國
民
黨
政
府
效
勞
，
直
至
退
休
回
港

經
商
。何

世
禮
參
加
軍
隊
的
時
代
是
北
伐
和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
中
國
軍
隊
本
應
很
需
要
曾
接
受
西
方
軍

事
訓
練
的
軍
官
領
軍
，
推
動
軍
隊
的
現
代
化
，
何

世
禮
有
這
樣
的
條
件
，
卻
因
為
有
外
籍
血
統
鬱
鬱

不
得
志
。
要
等
到
美
援
到
來
，
才
得
到
接
納
。
但

他
去
英
國
修
讀
軍
校
一
樣
備
受
排
斥
，
縱
使
人
脈

足
夠
，
仍
難
改
英
國
軍
部
的
疑
心
，
未
能
加
入
軍

隊
深
造
受
訓
。
何
世
禮
的
故
事
背
後
，
反
映
了
一

個
兩
邊
受
排
斥
的
香
港
混
血
兒
的
際
遇
。

走
了
那
麼
多
路
，
還
好
像
只

走
了
這
山
的
一
小
角
而
已
，
泰
山

的
確
是
一
座
雄
偉
的
山
，
心
想
：

即
使
碰
不
上
約
好
的
朋
友
，
山
還

是
值
得
一
登
的
，
人
的
約
會
總
是

那
麼
的
不
肯
定
，
山
從
不
爽
約
，

教
人
感
到
落
實
得
多
了
。
然
後
便
走
過
雲
步
橋
，
橋
北

的
石
崖
下
，
瀑
布
也
凝
結
成
冰
柱
了
，
不
流
的
瀑
布
彷

彿
有
點
蕭
索
感
，
時
間
好
像
也
凝
止
了
，
不
再
流
動
了

。
凝
止
的
一
剎
那
，
包
孕
了
山
的
秘
密
。

人
是
不
能
凝
止
的
，
只
好
繼
續
上
路
，
在
朝
陽
洞

一
帶
，
碰
見
一
群
登
山
參
神
的
婦
女
，
她
們
都
穿
了
藍

布
衣
裳
，
頭
上
纏
了
藍
布
，
沿
途
就
見
一
條
緩
緩
蠕
動

的
灰
藍
色
的
人
龍
。
她
們
是
那
樣
的
虔
誠
，
心
裡
有
着

永
不
疲
倦
的
祝
願
，
很
多
年
過
去
了
，
時
代
變
遷
了
，

青
山
不
老
，
她
們
的
祝
願
也
不
會
老
，
老
去
的
只
是
時

間
。

人
是
不
能
凝
止
的
，
只
好
繼
續
上
路
，
便
沿
着
對

松
山
谷
走
上
十
八
盤
，
那
彷
彿
是
一
條
在
天
上
垂
下
來

的
梯
，
過
了
升
仙
坊
，
盤
道
越
走
越
陡
，
回
首
俯
望
，

頗
有
騰
身
雲
霄
之
感
了
。
南
天
門
在
望
，
便
喘
着
氣
拾

級
而
上
，
心
想
：
終
於
來
到
南
天
門
了
，
約
好
了
的
人

到
了
沒
有
？
在
大
明
湖
約
好
在
南
天
門
會
合
的
女
孩
到

了
沒
有
？

登
上
玉
皇
頂
，
走
過
天
街
，
看
了
一
會
無
字
碑
，

又
看
了
一
會
﹁五
嶽
獨
尊
﹂
石
刻
，
一
路
上
留
神
，
卻

看
不
見
約
好
在
岱
頂
見
面
的
人
，
到
住
宿
登
記
處
查
過

，
也
沒
有
頭
緒
。
於
是
，
決
定
不
去
想
人
的
約
會
，
全

心
全
意
看
山
中
風
景
了
。

山
中
雜
記

葉

輝

家
有
落
地
長
鏡
一
座
，
每
天
家
中
兩
美
，
總
會
照
完

又
照
。
臨
出
門
前
又
再
照
上
一
照
，
正
衣
冠
，
也
端
詳
一

下
容
顏
。
又
聽
到
友
人
赴
約
，
出
門
前
至
少
要
預
他
一
句

鐘
，
少
一
分
也
不
成
。
問
他
大
男
人
一
個
，
何
用
花
整
整

一
小
時
準
備
，
他
笑
着
說
因
為
要
洗
頭
。
明
白
了
，
年
紀

大
，
頭
髮
已
無
昔
日
般
茂
密
，
一
覺
醒
來
，
在
家
獃
了
半

天
，
油
頭
粉
面
，
頭
髮
貼
着
頭
顱
，
顯
得
薄
弱
浮
淺
；
若

用
肥
皂
洗
一
洗
，
頓
時
鬆
動
起
來
，
吹
乾
後
還
有
小
小
微

波
起
伏
，
看
起
來
年
輕
了
一
點
，
至
少
。

每
個
人
都
﹁修
身
﹂
。
走
出
街
外
，
總
該
給
人
一
個

較
為
好
看
（
至
少
不
太
難
看
）
的
樣
子
，
家
中
的
女
人
頻

頻
攬
鏡
自
照
，
外
面
的
朋
友
必
定
要
把
頭
洗
淨
才
出
門
，

都
是
檢
點
自
己
的
儀
表
。

近
年
來
愈
來
愈
怕
穿
彩
色
斑
斕
的
襯
衣
，
衣
櫃
中
的

衣
着
，
可
以
穿
上
身
上
的
恐
怕
只
有
兩
三
套
，
顏
色
都
是

黑
色
。
不
是
特
別
偏
愛
黑
色
，
而
是
黑
色
的
衣
服
，
尤
其

是
上
衣
，
在
鏡
中
一
照
，
最
覺
順
眼
，
理
由
只
有
一
個
：

﹁一
黑
掩
百
醜
﹂
是
也
。
單
單
是
那
個
小
啤
酒
肚
，
穿
了

黑
襯
衣
，
不
但
不
為
他
人
所
見
，
有
時
還
賺
來
一
句
：
近

來
清
減
了
？
你
說
神
奇
不
神
奇
？
同
樣
的
襯
衣
，
藍
色
的

、
黃
色
的
或
白
色
的
，
都
會
叫
你
不
好
看
的
位
置
顯
得
更

加
不
好
看
，
連
自
己
也
過
不
了
關
的
衣
服
，
怎
可
穿
出
街

外
，
給
你
的
朋
友
笑
個
面
黃
？
幸
然
還
有
黑
衣
，
穿
黑
衣

，
見
人
時
方
能
感
覺
良
好
。

我們公司所在的那條
街，一向車子不太多，過
馬路不必左顧右盼。但不
久前隔壁舊樓拆建，它被
推倒之後，在原地昂然建
起一座堪稱 「東區第一高
樓」的摩天大廈，鶴立雞
群；它可容納眾多的上班
族，人流一旺，食肆膨脹
，交通也繁忙起來。商家
的鼻子特別敏感，早就虎
視眈眈，一早就布陣，只
待飛來客。唯獨那交通，
似乎沒王管，一派混亂。

本來除了一條大路之
外，公司左邊和對面都有

小型停車場，供車子停泊，交通倒也還
可以。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條
街就變成要道，來往的車子都要取道此
處。過馬路便須左顧右盼了，非小心翼
翼不可。每當望着那汽車毫不減速地飛
馳而過，讓人不禁暗呼：市虎！

本來就已經險象環生了，現在又多
了一個的士站，那摩天大樓下面的空地
常停泊着許多輛的士，乘客方便是方便
，一揚手便可出入，只是苦了一幫打工
仔，必須萬分小心才能保得安全。

的士開出來，來到街口，向左還是
向右，誰也摸不準，街上的車子也不大
會減速，一個不小心，真是吃不了兜着
走！何況不僅是的士，還有客貨車從那
裡，也從左邊和對面流出，一時之間交
通好似七國咁亂。特別是上下班時段，
路人要走過對面去，好長時間也行不得
也哥哥！

很奇怪交通當局
至今也不採取任何措
施，連行人斑馬線也
沒有一個，他們的鼻
子終究沒有老闆靈！

享受陰天
李若梅

何世禮
關 平

向
左
轉
，
向
右
轉

陶

然

一黑掩百醜
黃子程

古
人
說
：
﹁生
，
死
，
大
事
矣
！
﹂
，
究
竟
有
多
大

？
肉
身
消
亡
，
今
生
過
盡
，
一
切
希
望
完
全
結
束
，
正
在

忙
碌
的
事
全
得
放
下
，
擁
有
的
東
西
全
換
了
主
人
，
那
種

損
失
，
對
他
家
人
來
說
：
只
是
百
分
之
若
干
，
對
他
本
人

來
說
，
卻
是
百
分
之
百
，
所
以
是
大
事
。
作
出
如
此
結
論

的
大
前
提
是
：
人
只
有
一
生
，
生
是
始
，
死
是
終
。
到
了

盡
頭
就
再
沒
有
機
會
，
與
所
有
難
捨
難
離
的
花
花
世
界
和

摯
愛
親
人
永
別
，
情
何
以
堪
？
不
過
，
假
如
人
不
是
只
有
一
生
呢
？
有
句
成

語
說
：
﹁視
死
如
歸
﹂
。
歸
到
何
處
？
要
有
歸
宿
，
一
定
先
有
一
個
永
久
家

鄉
。
這
是
對
死
後
一
個
假
定
？
一
個
理
想
？
一
種
境
界
？
一
個
說
服
自
己
不

要
怕
死
的
自
欺
理
由
？
抑
或
古
人
看
見
了
某
些
光
明
景
象
：
人
死
後
難
道
真

有
個
確
切
去
處
，
明
天
當
真
會
更
好
？

人
與
禽
獸
不
同
，
就
是
因
着
對
永
恆
的
盼
望
，
否
則
若
一
切
皆
短
暫
，

儲
蓄
金
錢
來
幹
嘛
？
忍
受
苦
楚
來
幹
嘛
？
做
個
好
人
又
有
何
意
義
？
這
其
中

一
定
蘊
藏
着
宇
宙
中
的
巨
大
奥
秘
，
沒
有
一
個
死
去
的
人
能
回
來
告
訴
我
們

這
秘
密
。
人
只
能
按
着
直
覺
去
猜
謎
。
正
因
直
覺
到
：
必
有
個
不
可
知
的
死

後
世
界
，
是
今
生
生
命
的
延
續
，
並
且
到
時
解
開
一
切
今
日
的
疑
團
：
好
人

為
何
沒
有
好
報
？
惡
人
為
何
得
享
長
壽
？
就
是
憑
這
盼
望
，
結
結
實
實
今
生

做
個
好
人
。
有
人
對
我
說
：
若
死
後
才
發
覺
一
切
皆
空
，
毫
無
因
果
報
應
，

那
今
生
盡
做
好
事
，
豈
非
白
做
？

我
說
豈
有
白
做
之
理
，
做
好
人
是
求
心
之
所
安
，
並
非
是
交
換
條
件
，

人
若
只
為
功
利
而
活
，
做
個
假
好
人
，
絕
對
不
會
快
樂
。
即
使
欺
騙
了
天
下

人
，
以
後
又
沒
有
報
應
，
他
就
會
一
生
活
得
快
樂
嗎
？
自
欺
欺
人
而
已
。

視
死
如
歸

葉
特
生

還看會考成績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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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三班
，一二○○米。 「軍
策令」來港前在澳洲
跑了七次，取得四冠
一亞一季佳績，勝出
路程由千二至千六米
，只一仗不入三甲，

路程是二千米。此駒在澳洲跑慣左轉場地，上
仗編入三班初出田草同程首次跑右轉場地，且
當時晨課走勢欠順，狀態僅屬初起階段，惟幕
後仍然有信心搏殺，證明自視甚高，能夠在沿
途欠規順情況下跑入第三已不錯，負於頭馬
「酒勝」兩個多馬位，本身締速一分十秒九六

可算有板有眼，賽後無加分極之有利。復試走
勢予人有大幅進步，今戰對手實力不太強下，
機會可秤高一線。

對手方面， 「喜盛龍」至今跑過五次，已
有兩勝紀錄，潛力不弱，田草千二米可以輕取
「金添好運」，已表現出並非一般四班馬；上

仗贏田草一千米直路後追力強，以大超級姿態
直視 「金百利」如無物。復課走勢依然硬朗，
升班加十一分減磅跑千二米勝程，有權再拚入
三甲。

「天祿」來港前在澳洲跑過六次得冠季各
一次，最後一戰才在四歲處女馬賽勝出，賽績
極之普通，有多少類似廄侶 「駿馬精英」，故
來港後只評六十六分，剛戰初出田草一千米沿

途外閃情況下跑第七，輸四個多馬位給「風火神駒」，走勢不
弱，拚後有進，增程可再敲。

「牛精金星」最近四戰得亞季殿及一次第五，表現水準
極之穩定，田草同程最近兩場跑入亞季，大前仗不敵 「正本
仁心」；前仗上二班跑負於摩廄 「鷹闖」、 「白玉駿駒」得
第三水準更高；上仗落班跑谷草千二米負給 「一切順利」非
戰之罪，配蔡明紹減磅跑，前列可期。

軍
策
令
大
幅
進
步

祖健QT心水

第六場 軍 策 令 喜 盛 龍 天 祿
牛精金星

周日賽馬在沙
田舉行，編跑十一
場賽事，採用A加三
跑道角逐。

綜合各路來料
，第一口孖T兩關，
「飛 躍 之 旅 」 及

「晨速」穩膽分子，可以優先捧場。以下
是兩關消息馬推薦：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米。 「飛
躍之旅」今季正處當打之年，轉跑此程越
戰越勇，上仗如非輕微碰撞對手被貶，已
連下兩城，操足重來，馬勇路首本，可復
前失，馬膽之選。

「心頭好」此程兩勝三位，往績不差
，剛戰跑得接近，狀態回復作戰水準，復
課保持得好，乘勇再拚，三甲分子。 「心
喜悅」今季出賽六次，前仗跑同程埋門僅
敗有走勢，明顯進步，實力未露之馬，乘
勇出擊，提防突擊。 「威武雄星」三歲拍
賣馬今季演出進步，兩仗前泥地一哩開齋
，上賽出戰此程被對手放離力上得亞席，
匆匆再出，仍可爭三甲一席位。

第五場，第五班，一四○○米。 「晨
速」今季操起狀態，剛戰兩仗跑此程以強
勁走勢兩捷，乘當起之銳再爭，對手非強
，力足拚勝，馬膽分子。

「喜蓮精英」出賽至今仍未出頭，馬
房力磨下，連仗已跑得近，狀態已有起色
，馬匹有速度，落班亦有利，提防放到，
可以作配。 「靚太陽」今季跑此程一冠兩
亞，水準穩定，上仗快放入配腳，狀態回
勇，馬匹亦有速度，演出較為穩定，可以
作配。 「凱旋煌」老馬有態，剛戰拚入位
置，復課狀態保持，老馬已無保留，可拚
則拚，可以冷配。

周日三 T 跑十一場關係
，編由第五、六和七場舉行
，班次分別為第五、三和第
四班賽事。多寶獎金為五百
五十六萬元。三組馬中，韋
達坐騎仍較佔利。

第五場，第五班馬跑千
四米。 「賞心」落五班後近兩仗分別得第三、第
四，走勢復上力，千四米亦為贏馬路程，韋達親
自操磨，可再來爭取頭馬勝利。

「喜蓮精英」上賽同程得第三，復課仍維持
佳水準，落五班仍用蔡明紹不用負重，仍具爭拚
力。 「靚太陽」上仗在此程跑第二，五班跑來較
好，仍有力再闖入三甲。 「自然旺」落五班上仗
表現稍好轉，試大閘轉上勁，冷敲對象。冷腳取
「凱旋煌」。

第六場，第三班馬跑千二米。 「軍策令」上
仗此程跑第三，表現仍保持佳水準，韋達上陣，

具信心有力贏回一仗頭馬，至可捧場。
「牛精金星」連仗田草千二米得位置，轉入

賀廄加緊磨練下，有力再來爭拚，並寄望能出頭
。 「喜盛龍」上仗在田草一千米贏馬，勝後加十
一分，在三班作戰，還有作為。 「天祿」首次作
熱身，跑來未太差，有力來推翻一切，也得加以
重視。冷腳取 「聚有盈」。

第七場，第四班馬跑千四米。 「八運寶」上
仗在同程跑得第三，在四班作賽還佔有優勢，操
練維持在好水準，改配巫斯義，力足來爭取頭馬
勝利。

「天馬六翅」上仗跑回千四米又跑第二，僅
負馬頭，復課還見活躍，勇態續升，是主力爭拚
分子。 「易發發」前仗在此程取得頭馬，上次氣
管多痰，晨操走勢還見在佳態，健康無礙，有力
突圍而出，仍得注意。 「勁多勝」前仗在此程得
位置，已見試準，操練尚見有水準，宜敲半冷。
冷腳取 「寶貝」。

（第一口孖T）
心 頭 好

第四場 飛躍之旅 心 喜 悅
威武雄星
喜蓮精英

第五場 晨 速 靚 太 陽
凱 旋 煌

「八運寶」 火氣旺盛，已屆交代之時

「軍策令」 上仗拚後大有進步


